




责任编辑　吴    阳

责任校对　马晓鹿

封面设计　星    秀

责任印制　殷    戈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固原——首届《六盘山》文学奖2015—2016入围作品集

        文学固原：首届《六盘山》文学奖2015—2016入围
作品集 / 《六盘山》编辑部编.  --  银川 ：宁夏人民教
育出版社，2019. 2
         ISBN 978-7-5544-3395-9

        Ⅰ. ①文… Ⅱ. ①六…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固原 Ⅳ. ①I218. 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0951号

开本　889 mm×1194 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10千字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3395-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六盘山》编辑部  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首届《六盘山》文学奖颁奖晚会上的致辞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 王正儒

（2017年9月19日）

 

 

今夜的固原，星光璀璨，大家云集。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首届《六盘山》文学评

奖颁奖仪式隆重开启。在此，我向辛勤审读评介的各位评委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最

终实至名归的获奖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关注支持固原的各位领导、社会各

界表达诚挚的谢意！

《六盘山》文学奖是固原首次设立的一个文学地标。它的地理位置在固原，它的

视野却在全国，是我市面向所有文学志士设立的荣誉之碑。旨在体现“出人才出作品”，

表彰精品力作，鼓励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繁荣发展，进一步提升《六盘山》文学期刊的

影响力，打响文学固原品牌。首届《六盘山》文学评奖，我们聘请了区内外著名评论家、

著名作家、资深编辑担任评委，体现了这次评奖的高标准、公信力和权威性。评奖公告

通过网络、报纸、杂志等区内外主流媒体向全国发布，受到文学界以及广大读者、作者、

作家的广泛关注。通过初选、初评、终评等环节的严格筛选产生了获奖作品。无论是

获奖的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新人新作，主题鲜明，品位高雅，思考深入，意境丰富，表

达独特，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影响，同时获得了其他文学奖、入选文学排行榜，以及被全国性的选刊和选本转载。

这些非同寻常的表现再次证明，我们的评奖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活动，还是作者在创作

之路上倍感自豪的一次自我突破，是冲刺全国大奖前夜振奋人心的一次淬火历练，更

是文学固原在新的起点上融入中国文学大河的神圣奠基。



《六盘山》文学奖是文脉固原的传承代言。固原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

经之地，这里有石窟文化的杰作须弥山，举世闻名的战国秦长城，享誉世界的鎏金银

瓶等古迹文物，见证着固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曾经百官云集、农商发达，历

代文人墨客留下讴歌固原的诗词歌赋，沉积为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厚重的文化富矿。

毛主席带领红军长征时写就的《清平乐·六盘山》已成为我国诗词文学长河中的瑰

宝。这里从来不缺乏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源泉，这里是文学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

泥土，寻找灵感的理想之地。近年来，我们致力文学固原建设，“中国书法之乡”“中

国文学之乡”相继在隆德、西吉落户，我市先后涌现出石舒清、郭文斌、了一容、马金

莲等一大批文学人才。他们的作品受到广泛肯定，两获鲁迅文学奖、三获骏马奖，还

冲刺了茅盾文学奖。“文学固原”已经成为对外宣传、推介固原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六盘山》文学奖是最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荣誉称号，具

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六盘山》文学奖是文学固原高原上最美的风景。六盘山作为红军长征中的胜

利之山，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红色旅游名胜。而作为全国文学宝贵粮仓的固原，既

是当地作家的精神高地，也是所有热爱文学的朋友汲取写作素材的富矿。这块独具

魅力的热土，受到全国众多知名作家和文学大刊的关注与支持。今天获奖的既有宁

夏本土的优秀作家、文学新人，也有蜚声中国文坛的名家大腕，体现了《六盘山》文学

奖评奖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彰显了实力为王、作品为上的权威性。今后，我们将继续

总结经验，以包容开放的形象，以借鉴学习的态度，以勇攀高峰的勇气，与社会各界

朋友大力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把《六盘山》文学奖项培育成中国文学版图中

绽放异彩的高峰，引以为荣的标杆。

我们期待通过《六盘山》文学奖的激励，催生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推出更

多德艺双馨的著名作家，打造更亮的“文学固原”全国知名品牌。

     再次感谢莅临固原的各位领导、各位作家、各位朋友，祝大家在固期间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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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儿
（短篇小说）

马金莲

这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太厚了，人踩过去能埋没小腿。院子里的雪被我们清扫光

了，背出去倒在门前高高的埂子下。大门外清扫出一条人行道。剩下的我们想等日

头出来一晒，让自然的力量慢慢去消融。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一个个穿着鼓囊囊的

劣质羽绒服和肥大的毛绒裤，戴着狗头一样的大暖帽，但是鼻涕还是冻出来了，在嘴

唇上明晃晃吊着。我和嫂子起了一大盆面，淘洗了白萝卜和黄萝卜，切菜的切菜，煮

肉的守着一口大锅烧火。热气腾腾中婆婆扭着脚跑进来，快快快，先把活儿停下，拾

掇点吃头，亲戚来了！随着语声门口一暗，紧接着又亮了，婆婆走了，满屋子热腾腾

的雾气随着婆婆的闯进又离去被撕裂了一个口子，轻柔的烟雾脾气很好，闹哄哄扑

上去填补那个豁口。溢出门框外的雾气骤然遇冷，变得清凌凌的，凝成一些小水珠

儿在冷空气里漂浮。

嫂子吧嗒关掉了开关，呜呜呜吼叫的鼓风机顿时哑了口。灶火口也不再一个劲

儿往外喷炭沫子烧化的灰尘了。做啥哩？这大冷的天，也不知道啥亲戚这么爱浪门

子，尽给咱们找麻达哩！嫂子重重地扫着案板，清理堆积如小山的葱蒜辣椒芹菜香

菜和不久前出锅的凉粉。我自然从这恶狠狠的姿势中看出了她的不耐烦和无可奈

何。是啊，这大冷的天不说，我们正在忙着准备过乜贴的席面呢，这节骨眼上猛不丁

地来个亲戚，简直就是给我们这些当儿媳妇的乱中添乱呢。我和嫂子一大早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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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头扎进厨房就在鼓风机的呜呜声陪伴下不停点地忙，站得一双脚底板又麻又

疼，觉得都不像自个的腿脚了。但是婆婆已经吩咐了，就算我们再忙也不敢耽搁啊，

嫂子眨巴着小小的眼睛望着我：做啥哩？妈也不说清楚就叫人做哩，我总不能把一双

手剁了炒熟端上去吧？其实锅灶上的事情都是她做主，因为她年龄比我大，又比我

本事好，念过书什么都不会的我是个没有权力的摆设，所以只能干笑。要不我去瞅

瞅，看究竟来的个啥人？小眼睛亮晶晶望着我，提议。我心里很失笑，知道她看人下

菜碟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这个人吃苦耐劳本事也不错，就是这一点不好，喜欢看人

戴帽子，为人比较势力。

她噔噔噔踩着冷冻的地面走了。一会儿挟裹着一股凉风急慌慌冲进来：快快快，

要快点做，人马上要走哩！说着抓起一把泡软的粉条当当当就切。接着切冻牛肉，

还有白菜。我一看就知道要做白菜粉条炒牛肉了。她不愿意告诉我来的是谁，我也

不问，反正我已经看出来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人，不是左邻右舍，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亲

戚。左右邻居来了一般不做饭招待，随便端点现成的馍馍倒点开水就行，很重要的

亲戚来了，那就要多炒几个菜，还要专门来一碟牛羊肉或者炒鸡肉。这个人应该处

在不要紧也不能太怠慢的中间位置吧。

嫂子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她的菜切好了，我在小锅的灶膛里也早烧起了火，锅

热了，她倒一股子清油进去，歪着头一看，倒多了，掂起勺子舀出来一些。等油在锅

底冒烟的时候哗啦将牛肉葱花倒进去，刺啦刺啦翻炒，紧跟着将白菜帮子丢进去，然

后是白菜叶子，最后是粉条。我看着这速度太利索了，禁不住提醒说这么炒，牛肉熟

不好吧？

嘻嘻，管他呢，只要快就好，咱妈不是撵在勾子后头催吗？迟了肯定又要骂了！

再说这个人也太急了，既然来了就多浪一会儿嘛，好像他家里着火了，这么急慌慌地

赶回去灭火哩！

锅铲子哗啦哗啦响，一股香味在热气中游窜。

咣当——她拿过一个碟子出菜。我一看不行：还没熟好吧，至少得旋点水盖上滚

一会儿吧，这回买的牛肉老得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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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白菜没血，焐热了就能吃！年轻人牙口好，没事儿的，人家急着要走哩！

话音落地，人已经一手端一碟子馒头，一手掌着一碟子白菜炒肉到了院子里。

时间很短，上房门帘掀动，人出了，公公婆婆，大伯子和我的丈夫，大家簇拥着一

个年轻男人，隐隐见的是高个子，白面孔，头上戴一顶圆形白帽，站在丈夫身边高出

了半个头。瞄一眼，好像不认识，我就没有窥探的兴趣，埋头给煮肉的锅底添火。婆

婆和嫂子一起进来了，嫂子手里端着那碟子炒菜，还是她端过去时候的样子，看来亲

戚几乎没有吃。

妈，这满儿长大了啊，变化也太大了，我都认不得了。人说女大十八变，我看儿

子娃变化起来也是很明显的。嫂子快嘴利舌，说话像打机关枪。婆婆慢悠悠回答：这

个娃娃有出息，打碎儿我就看着是个有出息的娃。他妈邋遢得很，锅台上脏得没个

样子，自打这娃个子能够上案板，就学着做饭了。那一年割麦子哩，我们都去给你碎

爸爸家帮忙，我前头赶回去做饭，进了厨房吓着我了，满儿袖子挽得高高的，站在一

个高板凳上揉面着哩，脸盆子大的一疙瘩面，他的胳膊瘦拐拐的，咬着牙往开了揉。

但是那面欺人，娃娃没劲，咋揉都揉不光堂，还越来越干了，都裂开了口子，他一看我

来了，羞得跳下板凳，抱着一疙瘩面呜呜地哭。他还给他妈扫地抹桌子，做得可细数

了，现在的哪个女子娃能比得上！看他拾掇的家里，炕上净得人不敢坐，就怕坐脏

了。桌子上连一个灰尘渣渣都没有，干净得你没地方下脚！说到这里婆婆的口气愤

愤的，好像谁惹她了。

我们都沉默着，婆婆的用意尽管表达得曲折，但我们还是能够明白的，她这是在

转着弯儿地谴责我们呢，人家一个儿子娃都能做得那么好，想想我们这些做儿媳妇

的吧，实在懒散得不像话了。我们妯娌还真的没有达到这个男娃娃的勤恳和干净。

我们都沉默着，因为婆婆此刻的话我们都觉得不好接茬儿。婆婆的情绪激动起来就

不肯轻易平息：看看吧，现在的女子娃，就知道猴，一个个就爱吃个好的，穿个洋气的，

打扮得像狐狸精一样，啥都不干，手里拿着个手机 成天忙着捣鼓，唉，现在的

女子娃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最后一个字音吐出来，婆婆已经走了，矮胖的身子在

室外的冷风里一扭一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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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嫂子相视而笑。咱这老婆婆啊……嫂子把半声感慨咽进了肚子。这时候

我才记起问她刚才说的是谁？谁是满儿？

哎哟哟——嫂子笑弯了腰：说了半天，你不知道满儿是谁？

我有点气恼，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又没人告诉我嘛。

咱碎爸爸的儿子，老二，叫满苏尔，打小爷爷奶奶疼肠这个孙子，惯得很， 就叫成

了满儿。

我默默听着，在心里思想起碎爸爸一家人的样子。

碎爸爸高个子，狭长赤红的脸膛，一看身板就知道是庄稼行里一把好手。碎阿

姨嘛，小个子，对人很热情，突出的特点是话特别多，能多到什么程度呢？丈夫当笑

话给我讲过，说当年碎阿姨娶进门，是个新媳妇，一家人要去山上割麦子，别人都前

头走了，留下这个新媳妇在家烙饼子烧开水，等做好了就把干粮送到地里去。割麦

子的人在地里等啊等，眼看日头爬上来老高了，还是迟迟不见送干粮的人出现。附

近割麦子的人家一个个送来了干粮，吃完喝完，新磨了镰刀开始新一轮的战斗了。

碎爸爸一家人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了，望断了目光就是不见南边的山坡上走来那个提

着馍馍笼子和茶壶的新媳妇。碎爸爸实在沉不住气起身去找，他沿着回家的路小跑

下山，到山脚下一看差点气歪了鼻子。他的媳妇把装馍馍的笼子放在地坎上，水壶

在脚边，她扯着脖子在和路边地里一个女人说话。那个女人边陪她闲扯，边挥舞着

镰刀割麦子。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一次暗自失笑。我新婚那会儿这个碎阿姨来了，拉着我的

手给我吩咐起做新媳妇需要注意的事情来，两瓣薄薄的嘴唇不停地说呀说，我又不

好意思打断，只能乖乖听着，直到有人来拉她去吃席，她才算把我放赦了。这个碎阿

姨人看着一般，本事却好，一口气给碎爸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我见过，一个个

长得不错，模样像父亲，不像是那个邋遢妈能生出来的。唯独没有见过老二，原来他

一直不在家。

夜里我在灯下看书，丈夫躺在枕上忽然发感慨说谁能想到呢，把满儿出息得这

么好，长得一表人才，经也念得很好了。我觉得好奇：这个满儿真的有那么好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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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个个说起来咋那么称赞哩？早知道这么厉害，今儿也叫我去上房里看一眼嘛。

丈夫呆了一下，笑了，指着地下的窗户根儿说：他就在那里，你不知道早看了多少遍

了。我看一眼地下，那里钉着一个大插板，用电的时候就用上了，平时没事我很少去

那个角落。满儿在哪里？我觉得丈夫真是越来越不靠谱，开什么玩笑呢？丈夫却一

本正经，溜下炕光脚跑过去，踮着脚尖取墙上的一个相框。相框挂在那里很久了，从

我嫁进这间屋子就见它在那里，新婚的时候我很殷勤，想处处表现一个新媳妇的勤

劳和能干，总是把屋子扫得很干净，墙上也不允许有一丝的尘土。我曾经踩着凳子

取下过那个相框，用湿抹布擦净了，里面是两个老人，中间站一个孩子。我看着不认

识，就重新挂上去，因为高度的问题，加上总是很忙，所以从此再也没有取下来擦拭

过它。

想不到一年时间，它重新蒙了一层灰尘，脏得根本看不清画面。等擦干净了，还

是那一对老人，中间的孩子站姿依旧。知道他们是谁吗？丈夫目光炯炯。我仔细看，

老汉，胡子垂在胸前，面相慈祥，一副一辈子操劳的常见农民形象，浓眉大眼大鼻子，

和公公很像，但明显不是，因为他远比公公年龄大，看着有七十多岁了吧。再看老奶

奶，白脸，尖下巴，眉毛很淡，神态间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薄笑。这不是嫂子的碎儿

子舍巴吗？我指着中间的孩子说。舍巴这是和谁在一搭呢？他的外爷外奶吗？不

像啊，他外奶我见过，不是这个长相，也比这年轻得多。

丈夫抱起相框，凝神瞅一瞅，嘴角拧起一撇不屑：啥眼神儿，真没眼光，这明明就

是咱们爷爷奶奶嘛，你看看，爷爷和咱大多像，简直一模一样！

你胡说啥哩，不是说爷爷奶奶十几年前就口唤了吗？舍巴现在才三岁，咋能在

一搭照相哩？我简直生气了。丈夫不耐烦继续捉弄我，干脆揭开了谜底：这哪是舍

巴？这就是满儿，碎爸爸家的满儿！

哦，他是满儿？我认真打量，慢慢地从眉宇间捕捉到了一点点和碎爸爸相像的

地方，但是和碎阿姨，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我顿时想起白天那个比丈夫高出一

头的小伙子来，再看这孩子，觉得诧异，他已经那么大了？真快！

丈夫脸上显出追忆的神色：满儿乖得很，是爷爷奶奶最疼的孙子。有一年爷爷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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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奶奶，奶奶给爷爷耍脾气，怀里抱着满儿，坐在沟畔上，说要跳崖寻死去哩。啥人

劝都不行，最后咱妈过去了，说妈你想寻死你就寻死去，好歹把人家的娃娃放开，哪

有抱着孙子寻死的？惹你的又不是一个三岁的娃娃。奶奶被问住了，张着嘴巴没话

说，只能乖乖抱着孙子回家了。不过从那以后咱妈可算是把奶奶得罪了，呵呵，奶奶

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一辈子跟爷爷别别扭扭的，不过满儿真是她最疼的孙子。

我丢开相框继续看书，一个西海固的孩子，幼年时候沾爷爷奶奶的光跟随他们

拍了一张合影，被人简单地装裱了，挂在墙上，一挂就是十几年，如今，照片里的老人

早就作古，而孩子长大了。这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地方吗？好像没有，这十几年中有

很多孩子都长大了。有的人留下了照片，有的没有。在我们西海固山区，这样的例

子很常见，我们姐妹小时候就没有留下这样的幼年照片。毕竟照相在我们小的时候

还属于较为奢侈的行为。

开春后我们婆媳几个在院子里切洋芋籽种，春风干裂，简直能把人的脸吹成老

汉粗厚的脚后跟。婆婆在风里忽然抿着嘴巴大笑，笑得伏倒身子，一会儿爬起来，

说：想起一个失笑的事情！我们都抬起头，等着听她讲事情。婆婆却卖起了关子，一

个人又笑了一会儿，才消消停停说：那是哪一年呢？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冬天，下了

一场冰溜子，你们奶奶一辈子懒惯了，出去尿尿，嫌穿她自个的鞋费事，就随便套着

你们爷爷的大鞋出去了，下台子的时候一个背仰子，下去就把大腿绊断了。嗬嗬，你

们碎阿姨一看这断了腿睡在炕上肯定要自己伺候哩，就不想要老婆婆了。我们妯娌

几个下去看婆婆，坐了一炕女人，你们碎阿姨在地下做饭，故意把勺子铲子摔得哗哗

响，那是在给我们撒气呢。满儿一直蹲在地上给他妈烧火，忽然站起来说他不烧火

了。他妈刚把一锅面下进锅里，慌了，问他烧得好好的，为啥不烧了？既然烧就要把

一锅饭烧熟。满儿黑着脸反过来问，那你为啥不好好伺候我奶奶了，既然伺候就要

把一辈子伺候出头！你都不能坚持，有啥理由叫我坚持哩？他妈气急了，抡起铁勺

子就往儿子头上打，骂他不是自己养出的儿。满儿跑到门口笑眯眯说我大不也是我

奶奶养出的儿吗？你是我大的女人，你不想孝顺我奶奶了，等以后我们弟兄娶了媳

妇，我们也叫我们的媳妇不要孝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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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说完了又笑。我觉得奇怪，这好像没什么可笑的地方。儿孙不孝的事情在

今天实在太平常了，再说就靠孙子那一句傻话，又怎么会扭转父母的心意呢？婆婆

却依旧显得很激动：你们猜当时满儿几岁？五岁！站着还没有锅台高。但是人鬼精

灵得很，他这句话还真是让你们的碎阿姨害怕了，她说娃娃这么碎就这么说，等将来

她老了娃娃真不管就完了，从那以后她不敢再嫌弃你们奶奶了。

我还是觉得这故事没什么新意，就闷头只管切洋芋，心里盼着这苦活儿早点干

完我们好解脱，回去好好缓一缓。只有嫂子面色含笑跟婆婆东拉西扯说一些不咸不

淡的闲话。婆媳间就是这样，因为不是亲生的，关系有时候很亲，有时候又有着天然

的隔阂，总之是很难做到亲生母女一样赤心热忱的。

满院子响着叮叮当当切洋芋的声音，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垫着一个木头板凳，切

久了，板凳上积了厚厚一层泥水。坐久了，站起来，腿疼得抽筋，脚麻了。婆婆看着

面前堆积起来的一大堆白花花的洋芋块儿，说够了吧，明儿的够种了，后儿的明儿再

切，今儿主麻日，我换个大水去。说着进屋去了，我和嫂子懒洋洋坐在春阳里。

干农活就是这样，长时间超强度的苦活，让整个人的身体变得僵硬呆滞，感觉那

四肢简直就不是自己的了。今天还是有点悠闲的，因为公公不在家，跟随寺里的阿

訇乡老等人到二十里外的一个庄子送埋体去了。公公不在，我们中午这一顿饭可以

免去不做，随便一点，开水馍馍和咸菜，凑合凑合就能打发。春乏厉害，加上这一个

月来一直忙着种地，我们真是累得要散架了，一天时间内做三顿饭，那种琐碎和劳

苦，只有我们做儿媳妇的才清楚。

婆婆刚灌满一塑料壶热水放在窗台外面准备洗小净，电话响了。我和嫂子同时

竖起了耳朵，最怕的是这时候忽然公公来电话，说他回来了，要家里准备做饭。我们

多么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啊。

门帘子一颤，婆婆飞出来，嘴里喊：快快快，谁快去下庄子给你碎爸爸送个话，蹦

蹦车翻了，满儿腿碰折了，大腿折了，正在往县上送哩！

啊？！

我和嫂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傻了，这是哪里冒出来的话？好没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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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婆婆怒了，忽然跳下台子，在地上只绊脚：你们到底去不去？你们仗着年轻人腿

脚好就来为难我这死老婆子是不是？好啊，我自个去就是了，不用麻烦你们了……

随着语声她跑了出去。

我们如梦初醒。自然不能叫婆婆去，去碎爸爸家的路不好走，得下一道陡坡，过

了沟，再爬一道长坡才能到。可惜碎爸爸家里紧困，不然装个电话多方便。

嫂子冲出门赶过去截住了婆婆：我去我去，我跑得快！随着语声一溜烟，人已经

被大路边高大的地坎挡住看不见了。

婆婆回去换水。

暖壶里没水了，我去厨房烧水，女儿醒了，哭得不行，我只能抱着她，一边烧火一

边在心里禁不住想：满儿不是在外面念经吗，怎么忽然就说碰了腿呢？又怎么会是公

公打来的电话呢？究竟怎么回事呢？

火在灶膛里哗哗燃烧，我看着火，心里忽然觉得这摇曳的火光扑哗扑哗抖得厉

害，让人感觉很不踏实，好像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恒常的平衡要被什么打破，禁不住抬

头看看屋外，阳光落在黄土院子里，落在新切的洋芋那嫩生生的白茬口上，阳光也有

了形状，一块一块的，好像伸手就能抓住一把。早切的部分已经变得陈旧了，切口上

流出的洋芋水变得黑乎乎的。

大腿断了，从乡下送往县城的医院，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吧，那得多疼啊，是不

是像洋芋切口一样地淌血呢？是不是骨头茬子也露出来了，白生生的，像这刚切开

的洋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象这残忍的画面，好像有一个鬼钻进我心里来了，

一个劲儿撺掇着让我不停地去想象。想象让我的心很不安稳，高高悬着，觉得心惊

胆战。

电话又响了。嘟嘟嘟叫了好一阵，叫声在春日中午的暖空气里显得孤独极了。

婆婆呢，为什么不接电话？平时她接电话可是很利索的。

水开了，关了鼓风机，嘟嘟声还在固执地叫着，我忽然记起婆婆在换水，我得去

接电话。赶忙把女儿丢在院内的洋芋堆上，小跑进屋。我从来没有觉得电话的铃声

这样单调难听过。恰好婆婆也冲出水房子，先我一步扑到了电话边。她接，就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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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儿了，我拎了暖壶去厨房灌水。

唉呀呀呀——婆婆忽然跑出来，站在台子上大哭。

吓得我手腕子一软，一马勺开水差点淋在自己脚上。

我给她当了一年多儿媳，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这样大哭过。我慌乱得六神无主，

丢下马勺和暖壶，出来站在院子里惶惶地看着她。这时候忽然觉得很遗憾，她要是

我的亲妈我就能直接问她为什么要哭，谁惹她了？可是我不敢，她是婆婆，万一是我

哪里惹了她呢？她忽然腿一软就直接坐在了台子上，因为开春风大，加上院子里正

在切洋芋，水泥台子总是扫不干净，脏兮兮的，婆婆顾不得管这些，坐在地上拍着大

腿哀哀地恸哭起来。难道中午没做饭她不高兴了？还是我刚才没接电话她多心了？

婆婆不像这么小心眼的人啊。

娃娃呀，不好了，满儿完了，你碎爸爸家的满儿完了，送进医院还没顾上抢救就

完了！哎呀，我命苦的娃呀，好好儿的咋说殁就殁了哩？真主呀，把人心疼死了——

婆婆的哭声吓坏了我女儿，她摇摇晃晃站起来，踉跄着步子赶过来要往奶奶怀

里钻，婆婆挣扎着站起来，不理睬孙女儿，抹着眼泪说要去下庄子走一趟，碎爸爸一

家人肯定还不知道消息呢。

我呆呆目送婆婆走出大门。这一刻我忽然感觉婆婆那一贯威严的表情也许只

是一层假象的薄壳，现在伤痛让这层壳裂开了，我透过裂缝看到了硬壳下掩藏的柔

软。婆婆这个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的妇女，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着不肯轻易向我们呈

现的柔软和脆弱？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站在门口看到上庄子的人乱纷纷往下庄子赶，马家户大，

算起来，上庄子和下庄子的都有着远近不等的血缘关系。最上庄的堂阿姨拧着圆碌

碌的大屁股快步往下来跑，见到我老远喊：去吗，去看看吗？估计拉回来了，唉，可惜

了，一个好娃娃，真是个好娃娃，可惜了啊可惜了——我摇摇头，女儿太小，我抱着她

不方便，路不好走啊。堂阿姨脚底下卷着一股风小跑走了，看得出她刚从地里种洋

芋卸了牛，手和脸没顾得上洗，衣裳没心思换，就那么带着一身泥土跑远了。

满儿，满儿，现在看来消息是确定的，这个孩子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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